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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清华

徐有邻夫妇、徐孝蔚夫妇合影（自左至
右），两兄弟既是校友还是连襟

　　1960 年，刚满 17 岁的我迈进了清华

园的大门。实际上我对清华并不陌生，因

为在此之前我的堂兄徐贻璜（1956 机械）

和哥哥徐孝蔚（1959 动力）已先后在清

华学习。早在初中时我就下定决心，此生

非清华不上，非清华不进。想不到这样一

个懵懂少年的立志，竟成就了我与清华长

达半个多世纪的情缘。我一生的最大幸运，

是有机会三次进入清华园，在 12 年间接

受了众多恩师的教诲。清华是我的母校，

也是哺育和培养我成长的母亲。

清华培养我成长
○徐有邻（1966 土木）

　　入学不久，我们就面临三年经济困难

的考验。然而在那样艰苦生活的条件下，

师长们依然清操自守、认真教学，校园中

仍弥漫着潜心向学的浓厚风气。这一切给

我以极大的教育，我很快成熟起来，并暗

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将来做出成就。这

人生第一步所确立的志向一直激励着我，

至今仍成为我工作的动力。 

　　那几年勤奋学习打下的坚实理论基

础，使我终生受益。特别是吴明德、杨式

德、王鲁生、包世华、古国纪、匡文起等

老师的“力学”课程，罗福午、施士升、

王国周、方鄂华、何高勖等老师的“结构”

课程，给我以清晰的力学概念和丰富的结

构知识，在我毕业后几十年的设计、施工、

科研工作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科研起步始于清华的“因材施

教”。包世华、滕智明、施岚青老师的引

导，使我初次尝试了查阅资料、翻译外文、

摘写笔记、结构计算、试验研究及结论分

析的科学研究全过程。这些当时写成的小

论文和报告，现在看来极其简单、幼稚，

但却使曾经学过的专业知识变得形象、生

动起来，加深了我对力学和结构的理解，

并开始学会了创造性思维。

　　1965 年我进入“地下防护工程科研

组”做毕业科研。先后师从施岚青、沈聚敏、

陈肇元老师从事理论分析及试验研究。三

位老师治学各具特色，但共同点都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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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而不失信任。许多科研方案、试验分

析、理论推导甚至研究结论都放手让我半

独立地完成，最多在关键时刻稍加指点。

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启发了我的创造精神和

独立思考能力，使我对探索未知规律的科

研试验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是引导我走

上终生从事科研道路的启蒙者。

　　1966 年，踌躇满志的我参加了“文

革”前的最后一届研究生考试，并决心献

身我国的结构科研事业，不幸的是“文革”

使这一切成为泡影。努力学习和立志钻

研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在失意和彷

徨中度过一年半后，我匆匆离校并被下

放到山区三线施工现场当混凝土工人，

接受“再教肓”，一去就是十年。限于

环境和条件，不仅当年的抱负和雄心成

了梦想，连从事一般技术工作的机会也

难以求得。我曾经心灰意懒，也有过自暴

自弃的想法，但母校和师长们的教育使我

终于没有消沉下去。

　　在那十年里，每次回京总要到清华怀

旧。萧瑟的校园已非昔比，但拜望曾经教

育过我的师长，却使我深感“自强不息” 

清华传统的顽强生命力。我曾向滕智明、

施岚青老师请教问题，看到这些身处逆境

仍默默奉献的师长，我羞愧难当，同时也

获得了在逆境中奋斗的力量。可以说，在

那岁月蹉跎的十年里，清华已成为我不甘

沉沦的精神支柱。

　　恶梦一般的“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

1978 年开始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参加考

试并有幸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清华研

究生。当我含泪重新迈进清华校门的时候，

那感觉就像在暴风雨中苦苦挣扎的小舟终

于返回了宁静的港湾。清华，我终于又回

到了你的怀抱！人到中年，荒废多年后再

度学习曾使我备感困难，但我必须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机会。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后，

我终于适应了学习生活，并很快进入了研

究状态。我迅速赶上了学科发展的步伐，

同时压抑已久的钻研精神和创造欲望得到

发挥。

　　我选择导师施岚青，继续中断多年的

试验研究。与当年那个年少心盛的“我”

相比，少了几分思维活跃的锐气，但研究

更加缜密踏实，这是十年实践磨砺的结果。

1981 年 1 月我顺利通过答辩，成为“文革”

后第一批获得硕士学位的幸运儿。

　　1981 年，我被分配到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才真正开始科研的起步。尽管已

年届不惑，但从最基础的试验研究开始，

踏实勤奋地工作，终于迅速在若干领域内

做出成绩，并很快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使我深感自己的不足，为

了追赶学科发展的前沿，我决心再度深造。

1987 年，我第三次投考清华并被录取为

博士研究生。

　　在兼职负担单位繁重工作的同时，还

要在清华听课进修并完成学位论文，紧张

和压力难以尽言，但是我充满信心地坚持

了下来。向王传志、江见鲸老师系统学习

了现代“混凝土力学”的理论知识，并在

导师过镇海指导下运用所学的最新知识，

进行了高难度的深入分析。导师一丝不苟

的严格要求，试验研究及理论分析困难重

重，论文撰写的过程漫长而艰苦。然而当

论文通过答辩并获得优秀评价后，我才感

悟到这些巨大付出是值得的。在多年科研

积累基础上的这次深造，结构理论水平上

了一个台阶，使我能够以更高层次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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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于 1987 年在海军工程学院（现为

海军工程大学）获船舶电气工程专业硕士

学位，导师是张盖凡教授（1951 电机）。

毕业后我留在导师身边，成为一名军校教

员。在实际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虽然取得

了一些成绩，但深感学力不足。经导师推

荐，于 1993 年 2 月入清华大学电机系攻

读博士，师从郑逢时教授。我十分珍惜这

次深造的机会，不敢有丝毫懈怠，通过刻

苦攻读，学习成绩均优，被评为清华

大学优秀博士生，1996 年毕业，博士

论文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论文，

并获优秀工程实践奖。

　　在清华学习期间，郑逢时、王祥

珩、姚若萍等众多教授的悉心指导，

奠定了我从事科研工作的坚实基础；

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更是激励我战胜困难、不断前行的精

神动力。2001 年，我有幸当选中 国

工程院院士。现在担任海军工程大学

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舰船综合电力

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海军少将，

专业技术一级。

　　回顾近 30 年的科研创新之路，我深

深体会到，作为国家和军队培养的院士，

必须以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军队战斗力

为己任，以打赢未来战争为目标，勇于担

当，敢于超越，全身心投入科技创新实践，

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勇于担当　敢于超越
推进国防装备现代化

○马伟明（1996 博电机）

来分析思考试验研究中的各种现象。1990

年，我如愿以偿获得博士学位。然而，我

收获的远不只是学位，导师的正直处世态

度和严谨治学作风的无言身教，是我终生

受用不尽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十多年来，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

一直保持与清华的密切合作，这不仅因为

我能从中受到教益，能够为母校服务也

是我的最大心愿。2000 年，我被聘为土

木工程系兼职教授，2005 年又被土木水

利学院聘为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督察员。

五十多年来，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直不断

连系着清华，我深情地挚爱清华，清华是

哺育和培养我成长的母亲。

马伟明院士（中）与课题组人员在一起


